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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灵技术观下的日本赛博文化

洪　昌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从江户时代机械人偶的泛灵论基因到近代的“学天则”，再到当下的赛博文化和机
器人学理论，日本为这场技术革命提供灵性面向，西方控制论危机被重构为一种神道灵性觉醒。

日本赛博叙事呈现“控制—反控制”的悖论：一方面赛博格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去肉身化消解性别

压迫；另一方面父权制借助技术装置实现新型规训。赛博文化与日本思想的互动有着重要的文

化史意义。日本凭借物哀美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将赛博格身体转化为沟通人神的灵性媒

介，有效消解了人机对立的潜在矛盾。这种将控制论危机转化为灵性美学的东方智慧，不仅重

塑了赛博格叙事的文化范式，更为有可能到来的奇点时代提供了可能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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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黑浩曾提出过一种“岛国假说”，他认为日本
长期与其他文化隔绝，因此发展出了一种与欧洲和

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

种不区分人类和其他事物、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

（或文化）。石黑浩重提了差异性地理环境造成的

文化景观上的不同，然而事实上，这种带有地理环

境决定论色彩的观点，一方面解释了日本泛灵论思

想的来源，另一方面似乎又忽略了日本文化中的交

流与自留的关系。

事实上，从严格机器人学进行分野，可分为现

代意义的机器人（ｒｏｂｏｔ）和古代的自动化或半自动
化装置———类机器人（ａｕｔｏｍａｔａ）两个阶段。现代意
义上的机器人，诞生于１９４７年，美国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通过遥控搬运和处理核

燃料的自动机器人，其可根据计算机指令进行某些

重复动作。而古代类机器人阶段历史则相当悠久，

在公元前３世纪的希腊、东周时期的中国、文艺复兴
时期的欧洲，东西方工匠制作的类机器人装置皆在

文史资料中留有零星记载，但其中大都无实物遗存

和详细介绍，富有传说色彩。前工业时代的类机器

人技术高峰当属１７到１９世纪的日本。彼时日本出
现了许多机械人偶（からくり人形），他们有着高度

复杂的齿轮传动系统和发条驱动装置，与现代机器

人学有着较密切的关联。例如，东京国立科学博物

馆藏茶运人形和京都府立京都文化博物馆藏的弓

射童子。

一、日本早期机器人：舶来技术与泛灵思想

至迟在奈良时代，山乐与其他歌舞艺术从中国

传入日本。后来，山乐中的木偶艺术独立出来，并

最终发展为文乐（又称“人形浄瑠璃”）。文乐中的

人偶并非单纯的表演工具，而是被视作具有独立灵

性的存在，文乐人偶在退役后会举行“人形供养”

（类似葬礼），将其送往寺庙焚烧或供奉，以使其灵

魂得以超度。到平安时代，西宫神社周围居住着一

群职业傀儡师（ｋｕｇｕｔｓｕｓｈｉ），女性傀儡师用木偶唱诗
和表演戏剧，男性则表演魔术、舞剑、相扑，傀儡师

的目的是将“惠比寿”信仰传播到日本各地。惠比

寿是日本的财神和商业之神，其形象多怀抱鲷鱼。

日本人会将一切顺水漂来的不明物体称为惠比寿，

日本人民认为海上飘来的有特殊形状的木头、石头

有着美好的寓意，将其作为吉祥物供奉，希望其能

带来好运，这也正反映了古代日本自然崇拜与万物

有灵的世界观。江户时代，西方传教士和荷兰商人

将欧洲机械传入日本，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同时期的清王朝不同，日本统治者并未对之加以

禁止，日本工匠和艺术家对机械结构深入研究，以

时钟构造为基础自行开发出了包括日本钟、机关人

偶在内的“机关技术”，并很快遍布日本社会。细川

半藏于１７９６年编著的《机巧图汇》（機巧図彙、から
くりずい）记载了日本江户时代典型的机械人偶，

其中含有丰富的泛灵论思想。书中展示了人造人

偶会因精密制作而获得魂灵，制作过程需包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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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意识以保证人偶得到尊重，同时人偶亦具有社

会身份，与人一样是茶道和书道的参与者。

１９２０年，捷克作家恰佩克在《罗素姆的万能机
器人》（Ｒｏｓｓｕ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Ｒｏｂｏｔｓ）首次使用“ｒｏｂｏｔ”
一词，词源为拉丁语“ｒｏｂｏｔａ”，本指奴隶。１９２３年，
日本宇贺伊津绪将之翻译为“人造人间”（人造人），

并于序言中写道：“ｒｏｂｏｔ这个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
语中的‘无偿劳动’，是‘无偿劳动者’的意思……但

是我自己将其翻译成了‘人造人’。”“人造人间”成

为之后日本社会对机器人一词的普遍翻译，体现出

了日本文化对人造类人体的文化前见。人造人认

可了ｒｏｂｏｔ属于人类而非机械，“人造”则凸显了其
是人类智能的外化。事实上，受中国天人合一理论

和本土泛灵论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化中认为包括木

偶在内的一切人造或非人造物都具有内在灵魂。

因此，制造机器人或者将人改造为机器人仍然是在

“有灵”范畴内进行的合理行为。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观看
了恰佩克作品改编的同名科幻舞台剧，他评论道：

“该剧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一个堕落世界的出现，在

这个世界里，人类被机器人支配。”他认为，以人类

为原型但以奴隶为目的设计出机器人，意味着人类

原型本身也是奴隶。对于西村来说，他担心的是机

器人与人类之间的附属关系违背了自然规律。因

此，他制造出了通过压缩空气而运行的人形机器

人，拒绝称其为“ｒｏｂｏｔ”，而将其命名为“学天则”
（Ｇａｋｕｔｅｎｓｏｋｕ），意为“学习自然法则”，因其认为人
造人和人一样亦属于自然造物的一部分，其将西方

启蒙主义和工业文明与东方天人合一理念的结合，

巧妙化解了机器人作为非人他者的潜在焦虑。

日本早期机器人技术，深刻体现了泛灵论思想

与现代技术的交融。源于日本神道教的万物有灵

信仰，与外来技术的融合并不断演进，形成了独特

的泛灵论技术观，使得日本机器人将技术视为自然

延伸而非他者的定位。这种泛灵论的技术观不仅

塑造了日本机器人文化，也为后来赛博研究提供了

独特的东方视角和文化景观。

二、日本灵性生命政治学与赛博格女性主义之

发生

学者张凯指出，生命政治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

治理技术，或者说，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权力装置。

它让现代人接受某种关于自身的真理，接受种种权

力技术的干预，接受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也接受危

险。福柯运用规训社会，阐明了一种全新的生命政

治模式，在资本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技术性

手段作为政治工具广泛施加于全社会个体时，个体

一方面享受生命政治塑造的现代性生活，一方面也

被迫接受其宰制。

德勒兹在福柯规训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生

命政治基础的资本公司利用绩效和科技手段进行

一种全新的控制。赛博格正是一种典型的植入性

技术，将科技手段直接作用于人体组织内部，以实

现更彻底意义上的监视和控制。然而矛盾的是，日

式泛灵论思维下的赛博格，却又成了人体肉身本位

的逃逸线，通过技术手段，进入到生命模式的新阶

段，从而重构生命政治的基本范式。而赛博格女性

主义则为这种看似悖论的赛博格文化，提供了独到

的参考视点。

赛博格女性主义源于哈拉维《赛博格宣言》中

揭示的超人类主义思想，她期待赛博格将消除性别

差异，从而塑造一个无性别争端的乌托邦世界。机

械外骨骼，将使得人类重归动物化（这与哈拉维早

期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不无关系），父权制系统也会

相应解体，从而实现性别关系的平等。在哈拉维的

构想中，赛博格是主动终结了女性的恐惧、焦虑与

孤独的，因为在赛博格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区分是

模糊且无意义的。因为超生物学方式进行生殖繁

衍，女性存在意义将不再是生育，亦不必再是男性

的附庸。女性子宫作为生育必需一环的消除，为女

性和男性在生育义务上的平等提供了先决条件，而

对于赛博化之后的人体，性别概念已经失去必要

性，甚至可以说所有生物特征在机器人和生化人中

都将失去意义，即生理性别（ｓｅｘ）彻底消失，而社会
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将留作性别身份指认。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的日本漫画中，此类人物设定颇为常见，例如

ＢＬＡＭＥ！中的西波，作为硅基生物与人类基因的混
合体，其性别表征随环境需要自由切换；《玲音》中

的岩仓玲音，作为网络空间中存在的无性化数字幽

灵，其少女身份完全由他人记忆数据生成。

然而这种赛博格女性理想，实则也存在着赛博

技术本身“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可以从日

本科幻作品中加以管窥。与中国文化有所不同的

是，日本文化并不拒绝对人体的暴露、改造甚至是

毁伤，亦诞生出“会阳节”“女体盛”“切腹”等关于

身体的礼赞仪式。日本文化中暗藏肉身崇拜、阴翳

美学以及父权制实际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女

性的单方面控制。与哈拉维相反的另一位女性主

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并不认可“赛博女性主义”，她认

为女性事实上并未拥有对子宫的所有权，父权制的

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

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

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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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人工

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

仍旧落在男性手中。正如上野所言，控制论下的生

殖技术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

制的乌托邦。

赛博格作为义体被嵌入人体内部，似乎被植入

者拥有了更强的生理机能，甚至摆脱肉身束缚，成

为超现实的存在。然而，植入过程的前后仍然在权

力场域中进行的，被视作灵性植入物亦可能成为一

种新的控制和物化手段，将人重新降格为自然物。

《攻壳机动队》中造型借鉴了日本武士造型的女主

角草薙素子是一名义体化的警察，她可通过不同义

体（男童／女性／机械犬）实现性别转换，其肌肉强
健，外貌硬朗，性取向也设定为双性恋，她的体格和

攻击力远超男性在内的普通人类；此外，《攻壳机动

队》中，除了素子这样的超性别机器人，还有性玩偶

机器人，她们的性别、性格以及身体数据皆由用户

通过代码定制。

程林认为，早期机器人选择以女性机器人为

主，有两点理由：异化、矮化、他者化和妖魔化。在

日本动漫作品中，人造人也多为男性科学家制造的

女性人造人，她们大都有着流线型身材和幼态面容

等费勒斯中心主义的生理特征，她们与男性角色存

在着各种程度上主仆关系和依赖关系。在《攻壳机

动队》《梦铳》等作品中，那些创造出年轻貌美的女

性人工智能体的男性在此过程中实际上都将自己

幻想中的理想女性投射到了硅基身体上，以实现

“科技恋物癖”，或多或少都是性欲升华的结果。得

到科技改造之后的女性机器人或人造人，获得了男

性力量赋予的同时又突出女性的身体特征，并设计

出苦难的身世和被拯救的遭遇。这些男性本位的

元素让女性在获得力量同时，又对其投射足够的欲

望想象，让男性作者和观众在“叛逃和围猎”中获得

快感。正如上野千鹤子“厌女”理论所认为的，女性

机器人的批量生产，让男性掌握完全意义上的生理

优势，女性（如果女性概念仍然存在的话）被进一步

地降格为性剥削之物。

赛博格的技术赋权通过“去生物性”完成生命

升华，但同时又造就了新的性别霸权。当女性连肉

体差异性都被剥夺后，其社会性别可能会均等化，

也可能造成新的性别压迫。日本赛博文化在此展

现出比西方更彻底的父权在场：它将神道泛灵论中

的“凭依”机制转化为算法控制，使女性赛博格在获

得灵魂幻觉的同时，更深地陷入新的囚笼。技术革

命非但未能瓦解性别压迫，反而为父权制提供了更

精密的统治工具。

三、赛博格与赛博朋克：未来想象和灵性美学

生成的反乌托邦

１９４８年，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中提出的人
机交互理论，为赛博格和赛博朋克概念奠定了理论

基础，１９６０年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克莱恩斯和克莱恩
在《赛博格与空间》中将控制论和有机体二词结构

为赛博格一词，将之界定为“受药物或控制装置增

强以适应非正常环境的人机系统”。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吉布森创造“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概念，二者都是２０世纪
后现代背景下对控制论概念的概念延伸。赛博格

（Ｃｙｂｏｒｇ）本指“机械生物体”（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的缩写，指的是融合了生物和机械元素的实体。赛

博格可以是人类通过植入机械装置来增强自身能

力，也可以是虚构作品中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此

后，一系列的相关作品层出不穷，其中被赋予“凭

依”功能赛博格身体，１９８３年，科幻作家布鲁斯·博
斯克将控制论（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和代表反叛的朋克
（ｐｕｎｋ）结合起来为赛博朋克（Ｃｙｂｅｒｐｕｎｋ）作为自己
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讲述了一群抗拒父母的权

威、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年轻技术宅和黑客们。

次年，威廉·吉布森发表的《神经漫游者》中采纳了

赛博朋克这个词，并增加能联结虚拟电脑数位空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的设定。赛博朋克是后现代技术控制
的冰冷社会，在其中，技术现代除了控制论系统，还

升华为灵性进化的试验场。赛博格叙事聚焦肉身

改造的政治，赛博朋克揭露身体的社会异化。二者

虽有不同的内容面向，但都指向于现代或者后现代

的异化社会中生存状态，控制论（研究生命体、机器

和组织的内部或彼此之间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赛博空间（互联网）、赛博格（人造人）、赛博朋克（一

种反乌托邦亚文化）具有艺术风格和概念上的统

一，在文艺作品中往往相辅相成。

１９８２年，经典科幻片《银翼杀手》改编了著名科
幻作家菲利普·迪克 １９６８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
见电子羊吗？》的部分情节，并继承了早期黑白《大

都会》中对机器人和“未来高技术低生活”的反乌托

邦想象，融入了赛博格文化和日式灵性美学，讲述

了三十年后的２０１９年的洛杉矶，人类制造出人造人
为自己工作，一旦人造人产生思想须即刻毁灭，故

出现了专职猎杀人造人的赏金猎人。事实上，《银

翼杀手》通过赛博格的肉身困境与赛博朋克的社会

批判，构建了对日本泡沫时代的技术寓言。影片中

洛杉矶的东亚化都市景观，实为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日本经济霸权的未来想象，当东京霓虹和纽约贫民

窟共同置放于影片之中时，作为灵性的赛博格技术

却沦为了资本控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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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日本大友克洋发表了漫画《阿基拉》。它

们都选择将背景设定为三十年后的２０１９年，漫画讲
述了１９８８年东京大爆炸后，日本科学家通过制造人
造人“阿基拉”的秘密人体实验来实现国家复兴的

故事，同样塑造了近未来充满暴力和混乱的城市空

间。大阪大学教授浅田稔提出“无心机器人”理论，

主张机械存在本身即具灵性。《阿基拉》中铁雄暴

走失控，则隐喻了失控的技术力量即是现代性的

“荒魂”（狂暴神灵，あらみたま）。此外设定在

１９８８年的新东京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核爆后的重
建城市成为赛博朋克“高科技低生活”的完美隐喻，

以及军方与政客通过“阿基拉计划”掌控超能力者，

则暗喻“科技立国”时代的灵性丧失。

美国的《银翼杀手》和日本《阿基拉》都设定了

近未来具有末日反乌托邦气质的城市空间，都塑造

具有高度智能的人造人，并且都突出了人与人、人

与人造人、人与社会等多重的生存矛盾。当代赛博

朋克叙事体系在《银翼杀手》等作品中呈现出的“高

技术—低文明”未来图景，本质上是日本战后缩影。

在赛博朋克作品中，赛博格经常成为角色属性，代

表着技术与人类之间的融合。美、日两国作者对前

威权主义和即将到来公司垄断，拥有相当具体的在

场经验。历史、现代和近未来所带来生存焦虑成为

当下人民普遍感触，延续到失去的二十年，甚至直

至今日。赛博格作为人机融合的矛盾载体，既是高

度技术化的可能产物，也拥有成为解构技术霸权媒

介的潜质，赛博文化之间反复交融，成为２０世纪末
最经典的控制论寓言。

四、东方灵性对西方技术哲学的融合和抵抗

回归到日本江户时代早期机器人文化，我们可

以看到东方泛灵论对西方机械宰制的有效对抗。

日本科幻文化，补充了两次工业革命后，欧美现代

文明对人性的侵害。日本文化对于机器人的理解，

为人机关系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同时让赛博格、赛

博朋克的形式呈现中总是伴随着日本元素。赛博

文化孕育于美日这类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

力上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问题上的历史现实让他们

产生了特殊的文化心态。后资本主义时代普遍隐

忧和生存空间形成的共鸣和焦虑，让 ２０世纪 ８０—
９０年代美国和日本在赛博文化上多有对话。

可追溯至江户时代的日本机器人文化拥有着

普遍的灵性内核。由发条驱动的宗教仪式工具，以

机械模拟人类动作，暗含佛教“万物有灵”思想以及

物哀美学的物性觉醒。日本的机器人工匠选择将

技术视为沟通人神的中介，而非单纯的工具理性产

物，直到２０世纪大正时期，日本仍然乐于制造于人

际和谐、本乎自然的机器人。到２０世纪中后期昭和
时代的日本社会在脱亚入欧，实现国家崛起的国族

意识召唤下，表现出比西方更强烈的热情。相比于

西方对技术控制论的他者想象，日本社会中“从个

体到集体”国家焦虑让它们比西方更欢迎人造人。

正如京都学派西田幾多郎、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认

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盲目激进的心理，

追求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忽视了传统的价值观和

文化。日本此时对机器人肉化、人体机器化热衷体

现为日本帝国时代的“人种改造计划”和一系列反

人道主义的人体实验，本质都是通过身体赋权来兑

现尼采式的强人崇拜。而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
本战后经济崛起催生美国赛博作品的东京想象，以

东京为原型的霓虹美学与资本主义末世预言嫁接

起来，这种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拼贴，正对日本经

济威胁和近未来的普遍焦虑。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进入新千年之后，日本似

乎再没有如此忧虑于未来，而是需求更加小确幸的

文化情调，日本渐渐离开赛博文化原初的设定。日

本电影日渐减少了反思题材，本土作品转向低龄化

动漫。如今，赛博格和赛博朋克在日美两国虽然是

ＡＣＧＮ作品的常客，但似乎已然从普遍文化思潮成
为亚文化消费品。目前，日本人民已经对反乌托邦

性质的近未来失去了足够的期待视野。但这并不

代表，日本就已经完成或放弃对机器人和赛博格时

代进行想象。随着近年来的日本 ＡＩ、机器人和脑科
学技术发展，日本有志于深度参与甚至引领第四次

科技革命，对于人工智能和人体智能的研究和讨论

运用逐步深入。同时，包括生物技术和人类智能的

相关研究也取得巨大进展。广义上机器人在日常

生活中的运用已经屡见不鲜，心脏支架等植入技术

也得到推行。日本通过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构建

起有别于欧美后人类主义的认知框架，这种文化特

质在机械文明接纳度层面呈现显著分野。

同时，日本以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哲学思维

和文化心态决定了日本语境中不会出现欧美式的

机械控制焦虑。“物哀”“不器”“中空”等的思维方

式让日本学者和普通人都趋向于寻找能够真正有

利于生产生活的人工智能和人体改造。非人类中

心主义（而非西方式的后人类主义）的文化让日本

社会能够更平和地接受机器人和人体机械化的到

来。从二十世纪的剧烈动荡和突飞猛进中走出，到

后来的“安倍经济学”和岸田版“骨太方针”，和平稳

定的螺旋发展模式让日本回到内需为重和国际协

定型的发展轨道，后现代的恐慌与焦虑则明显减少。

在某些欧美新卢迪主义者眼中，欧美机器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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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仍然处于“恐怖谷”阶段———对技术奇点后的智

械危机依旧充满恐惧，因为欧美社会的机器人恐慌

和“忒修斯迷思”仍然是笛卡尔式物我二元对立的

反映。然而，与西方机器人叙事不同的是，方兴未

艾的日式机器人文化中却没有太多人机对抗的元

素，蕴含着灵性哲思的日本机器人学已然进入了

“后恐怖谷时代”，这或许揭示了技术进化的终极命

题：真正突破人机界限的，从来不是更精密的传感

器，而是与万物对话的灵性自觉。

五、结语

日本赛博文化的生成与流变，本质上是东方泛

灵论思想与西方技术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度

对话。内涵日式灵性美学独特的认知范式消解了

西方技术哲学中根深蒂固的人机二元对立，将赛博

格改造重构为自然法则的延续。日本将控制论危

机转化为灵性觉醒的叙事策略，揭示出日本文化特

有的文化内涵和机器人学可能性。当西方仍在恐

惧技术奇点带来的存在论颠覆时，日本已悄然将赛

博格身体建构为充满灵性的机体。这种文化基因

不仅重塑了赛博格叙事的东方范式，更为全球化的

后人类困境提供了超越人机对立的解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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